同學們:試著以教育心理,教材編撰何班級經營的角度來看這篇文章,可能有不同的心得,請用心的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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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淵潔 
　　導視：他是一個影響了一個時代的童話作家　從小就特立獨行天馬行空
　　“一天老師又出了一篇作文，叫早起的鳥有蟲子吃。我就仗著小學二年級的那次成功，就把這個題目變更了，我就寫早起的蟲子被鳥吃”
	


　　9年前，他用童話編寫教材, 在自己的家裏教育兒子, 引來一片爭議
　　“為什麼把這幾棟樓房用圍牆圈起來，前後左右坐滿了同學，老師把聽得懂的話往聽不懂裏說，把簡單的道理往複雜裏說就是學校呢？”
　　9年過去了，他的教育模式是否成功，當年那個小男孩現在還好嗎
　　《面對面》王志專訪鄭淵潔，探詢“童話大王”的教子心得
　　精彩對白：
　　王 志：那你為什麼會讓孩子不上學呢？
　　鄭淵潔：如果學校他上得很開心的話，如果教育很正確的話，很尊重孩子的話，我當然樂得了，我非(費)那勁幹什麼。
　　王 志：你會打孩子嗎？打過嗎？
　　鄭淵潔：沒打過，一次都沒有。
　王 志：你怎麼檢測自己的教學成果呢？
　　鄭淵潔：“逆向考試”，就是他學完這一門課了以後，他出題考我。
　　王 志：在你眼裏，你兒子現在是誰？
　　鄭淵潔：他是老闆，我給他打工。
　　王 志：你會有種試驗成功的喜悅嗎?
　　鄭淵潔：心裏頭一塊石頭落了地，他現在不會找我算帳了。
　　人物介紹:
　　鄭淵潔 

　　1955年生於石家莊
　　1979年 開始童話創作
　　1985年至今 擔任《童話大王》雜誌撰稿人
　　正 片
　　解說: 鄭淵潔這個名字對於許多出生在上世紀7、80年代的人來說，並不陌生。他撰稿的《童話大王》20年來一直是中國發行量最大的兒童文學期刊。鄭淵潔筆下的皮皮魯、魯西西、舒克、貝塔和大灰狼羅克，幾乎伴隨了中國一代人的成長。
　　9年前鄭淵潔做出了一個驚人舉動，他把兒子鄭亞旗從小學接回家中自行教育。他為兒子寫了10部童話教材。兒子18歲那年，鄭淵潔又終止了對孩子的一切經濟支持。他獨特的教育，方法引來了眾多爭論。
　　2005年1月，鄭亞旗創辦的名為《皮皮魯》的連環畫冊問世，鄭淵潔作為撰稿人現在給自己的兒子打工。
　　2005年5月，《面對面》記者專訪了深居簡出的鄭淵潔，他的兒子鄭亞旗也一同出現在了採訪現場。
　　記者：你就不擔心孩子將來沒有文憑？找工作怎麼辦？
　　鄭淵潔：我就沒文憑。
　　記者：你自己設身處地，但是你能保證你兒子跟你一樣優秀？
　　鄭淵潔：不優秀就掃地，掃地也挺好，自食其力，掃大馬路也挺好。
　　記者：如果你兒子真的去掃地了呢？
　　鄭淵潔：實際上他18歲開始找工作沒那麼順利，是找不到的，一填簡歷，人家一看小學畢業，首先人家就打一個問號，北京戶口的人怎麼會小學畢業，你是出什麼問題了？實際他到超市扛過三個月的雞蛋，就是到一個超市，五毛錢一箱，這樣扛了三個月，然後慢慢才找了這個報社。
　　記者：但是如果說兒子沒有這個本事，他真的扛雞蛋，一直扛下去，那你做父母的心裏會怎麼想？
　　鄭淵潔：一直不知道，但是他有一次扛雞蛋沒跟我們說過，回來的時候身上有土，我說幹什麼去了？他說扛雞蛋去了，那一刻就是說，跟奧運會升國旗似的，我當時就是這個感覺我覺得他特有出息，這是迄今為止我覺得他幹的最有出息的一件事。
　　解說： “事實上，從我的兒子出生之日起，我便加入了同其他父親競爭的行列。我發現人類只有兩種思維方式：創造性思維和複製性思維。我認定在這個時代只有創造性思維是能夠導致孩子日後出人頭地的基礎。”(摘自《鄭淵潔隨筆》)
　　1983年，兒子亞旗出生的時候，鄭淵潔已經在童話界小有名氣。亞旗享受著自由、寬鬆而富足的幼年時光。經濟上頗為寬裕的鄭淵潔時刻準備滿足兒子提出的各種要求。
　　記者：那你怎麼管教孩子呢？你會打孩子嗎？打過嗎？
　　鄭淵潔：沒打過，一次都沒說過，一次都沒說過，你不應該這樣做這件事。全是鼓勵，你全鼓勵了以後，他認為全是優點了，他真的全是優點了。你說走神是缺點嗎？精力不集中，想像力豐富的人都是通過走神來完成的，愛因斯坦發明相對論就是騎自行車，兩邊的東西往後轉，他就發現了相對論。因為他這種優點，你把它變成缺點，還來貶低他。我小時候經常走神以後，老師就說鄭淵潔你站起來回答問題，發現走神以後，他不是說，你也別表揚我，比如說你將來有出息，你是童話大王什麼的，這也不現實。別讓我出醜，站起來站一節課，馬上出一個題讓我答
　　記者：老師擔心你走神可能耽誤學習。
　　鄭淵潔：老師小時候教我們的知識現在都過時了，沒有用，知識更新是非常快，走神是非常關鍵的事，人為社會創造巨大財富，只有走神的人才會有想像力。
　　解說：在兒子受到了一次關黑屋子的處罰之後，鄭淵潔就再也沒有把孩子往幼稚園送。1990年,　亞旗 7歲的時候，他還是和同齡的小朋友一樣進入了小學。但孩子的教育問題卻始終讓鄭淵潔擔憂。
　　“自幼生活在無拘無束環境中的亞旗，上學後如果不對僵化的語文教學產生頑強的抵觸，那只能說明我的教育是失敗的。生怕孩子被八股作文毀了的我，認定自己免疫力強，於是奮不顧身為他寫作文。”
　　( 《鄭淵潔》隨筆)
　　記者：你說的教育藝術包括替兒子寫作文嗎？
　　鄭淵潔：對，因為我覺得所有事，他上小學的時候，我告訴他所有的事在課堂上完成，聽懂了就行，回家不用寫作業。小學生回家寫什麼作業，回家就是玩。當然他留了作業了，作文作業，我說我幫你寫可以。
　　記者：寫的什麼題目？
　　鄭淵潔：第一次是寫一個下雪的事，我說我來給你寫，我也是一種虛榮心，很想在他的班上，讓兒子揚眉吐氣一回，我想我寫的應該是範文，就寫了。寫完以後兒子當時看完以後說不行，說鄭淵潔你這個在老師那兒肯定通不過，我說怎麼可能，我是誰呀，寫一個小學二年級的作文，他說真的不行，我們還打了一個賭，果然第二天老師就打了一個叉，作文怎麼可以這樣寫。因為老師有一個標準，他就是說必須都一樣，大家寫的，他給大家有一個三段論，編的教材，我都看不懂，我看了那些教參(教學指引)以後，教學生怎麼寫作文，老師有一種教參的東西，是吧，怎麼教孩子，叫什麼三段論，我看完以後倆月寫不出一個字。
　　記者：你這樣做擔不擔心孩子會認為我父親在幫我弄虛作假。
　　鄭淵潔：不是弄虛作假，是驚天地泣鬼神的父愛。後來保姆給他寫的作文，每篇都是範文。
　記者：保姆寫的東西得到表揚，得到範文，也不意味著他寫的不好？
　　鄭淵潔：那她寫得就是不好，我都看過，寫的肯定是不好，沒特色，千篇一律，寫的是八股文章。八股文章是好的嗎？比如說第一篇文章是這麼寫的，下雪，老師要求描寫雪景，打雪仗，我就知道寫東西的訣竅就是別人怎麼寫我不怎麼寫，我就寫我的玩具沒地兒放，太多了。然後由於一下雪，家裏冷，家裏人把羽絨服從衣櫃裏拿出來了，我就把玩具放在衣櫃裏面去了，這些玩具從來沒有房子，到了衣櫃以後這些玩具很高興，就聊天，實際上通過這個角度來說明下雪了，天冷了，衣櫃空了，你覺得行嗎？沒寫雪，一點打雪仗、雪球都沒有，我就不提雪。
　　記者：你的是好，但是老師一定錯了嗎？
　　鄭淵潔：那也不一定，反正起碼這個老師現在沒寫《童話大王》寫20年。
　　記者：你想兒子重複你的經歷？
　　鄭淵潔：那倒不是，因為我覺得這種作文對他如果是一種，在寫作上不是一種正確的引導方向的話，那我就應該是往正確的方法引導。在寫作方面老師對他的教育，會有我對他的教育到位嗎，準確嗎？還有一個，老師怎麼可能對每一個孩子，能因地制宜嗎？能嗎？每一個孩子都是有他的特點的。
　　隔 斷
　　解說：上世紀90年代初，童話產業的成功讓鄭淵潔有了一定的經濟基礎。鄭淵潔曾經積極籌備辦學校來實現自己的教育理念。在兒子小學畢業的時候，他的學校開門了，而學生卻只有鄭亞旗一個人。
　　記者：你為什麼會讓孩子不上學呢？
　　鄭淵潔：最典型的事也是我不放心的一個事，就是現在的學校教育，它忽視對孩子的品德教育。你以為看升國旗、讀一本政治教材就是品德教育嗎？
　　記者：那不算嗎？
　　鄭淵潔：什麼是品德教育？就是尊重每一個孩子，無條件地愛和尊重每一個孩子，不因為你考試不好我就不愛你了，不因為你長得不好，不因為你有什麼缺陷，你性格上有什麼問題，你不合群，你愛走神，不因為這個，而是無條件地讓每一個孩子活得堂堂正正有尊嚴，每天老師幹的事就是滋養每一個孩子的尊嚴、自尊和自信，聽他說的一些事，包括我回來以後也很擔憂，就是老師挖苦差生，比如說因為一個同學遲到了一會兒，老師就能把他的鉛筆盒拿起來砸在地上，這個還是重點學校。
　　記者：你把孩子領回家的時候，決定不讓他上學的時候你就沒有一點擔心嗎，我孩子將來不能升學，工作怎麼辦？
　　鄭淵潔：我是這麼想的，萬一他什麼工作都找不到，他還有一招可以做，就是他可以淪落成作家，作家，你想讓人家買你的書，你就要寫得和別人不一樣，這個作家擁有人身上最寶貴的財富，不是錢，不是名聲，就是他的經歷，人的經歷是他的一筆最大的財富，如果擁有了和別人不一樣的經歷，就是擁有了金子的經歷。
　　記者：他怎麼能當一個作家呢？天生的？
　　鄭淵潔：不是，因為我有時候觀察他看一些事，我們倆在家遇到什麼事以後我們倆都聊天，電視上有什麼事，或者是網上有什麼事以後，我看他對這個事的看法和別人不一樣。因為他上學就跟別人一樣了，老師告訴他這件事就要這麼看，結果他的看法和別人不一樣，那他當作家沒問題。
　　解說：當鄭淵潔決定讓孩子在家讀書的時候，和他的預料一樣，身邊的大部分親友都反對他的做法。 大家都為這次教育實驗的結果而擔憂。
　　鄭淵潔：除了我的父母以外沒人同意，都說不行。你比如說崔永元，我向他徵求意見，他說不行，現在是一個群體化社會了，關在家裏以後，他將來性格很孤獨，很不合群。我說我就是不合群，你不合群，不是跟我挺合群的嗎？我跟他挺合群的，但是朋友有限。這個東西我考慮了，但是上帝對我們有一個恩賜，就是互聯網。那時候有互聯網了，他在網上認識了很多朋友。
　　記者：你不擔心他出問題嗎？
　　鄭淵潔：那他出問題就是他的判斷力不行啊，判斷力也不是教出來的。還有我告訴他你跟別人交往的時候，你要先把這個人假想成壞人，就要提高警惕了，這樣如果突然發現他是好人的話，你會覺得天上掉餡餅，就賺了，如果他是壞人的話，你會為自己的判斷非常得意，你的警惕性就保持了。
　　解說：鄭淵潔在家中為兒子佈置了一間教室。除了自己教授，他還給孩子請了退休教師當家教。每週一，和正規的學校一樣，鄭淵潔帶著亞旗在家裏舉行升旗儀式。
　　記者：還有我們不理解的是你教孩子，為什麼還請家教呢？家教會達到你所希望的目的嗎？
鄭淵潔：我給他編的教材我來教他，他還是會跟我很不嚴肅的，他會覺得我還沒有這種外人的這種威嚴吧，這種效果，還是找幾個老師來給他教我編的教材，這樣才有效果，還是要有這種道具，需要這種東西。
　　記者：他能接受你選擇的老師嗎？
　　鄭淵潔：我給他定了，他可以不講任何理由地炒老師魷魚，也炒過。
　　記者：炒過多少？
　　鄭淵潔：不多，但是炒的都是英語老師，他不喜歡學英語，他是因為不喜歡這個門類，所以他炒了。當然我還有一個有意思的事，前幾天我碰到一個朋友，他跟我說的事也很有意思，他說他的孩子現在最喜歡外語和彈鋼琴，因為這個外語是個外教，20多歲的小夥子，跟他們上課的時候就可以坐在桌子上玩，跟他們玩遊戲，他非常喜歡。這個音樂老師特逗，每一個孩子彈完鋼琴以後他都說你將來是貝多芬，小孩非常開心。
　　記者：除了性格上塑造以外，你怎麼教育自己的孩子？有教材嗎？
　　鄭淵潔：有教材，編了一些教材，我仗著自己能寫點童話書，我想這個教材用童話手段給他編，完全是一個文學作品。為什麼教材非得板著面孔呢，才是教材呢？為什麼把這幾棟樓房用圍牆圈起來，前後左右坐滿了同學，老師把聽得懂的話往聽不懂裏說，把簡單的道理往複雜裏說就是學校呢？我看過哈佛MBA的教材，我翻過，咱們做生意賠了，就是虧損了，不就是賠了嗎？他說什麼？他說跌落損益率，那不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呢？ 

　　記者：但是除了這個道義上，或者性格上，道德上的教育以外，那還有我們平常在學校裏，現在小學開的數學、語文、歷史、地理。
　鄭淵潔：這都編了，有史地篇，一共是十部，
　　解說：鄭淵潔的教材以標準教材為參考，用童話手法撰寫，有哲學篇《魯西西和蘇格拉底對話錄》、法制篇《皮皮魯和419宗罪》、此外，還有生理知識篇、道德篇、數理化篇和藝術篇等等。涵蓋範圍遠遠超出學校教授內容，總字數達四百萬字。
　　鄭淵潔：第二部我覺得還是比較重要的，就是法制篇，就是現在的學校對孩子的法制教育也不到位，挺忽視的。中國的刑法一共有419項罪名。我把這419個罪名編成了419個童話故事告訴他，比如說，14歲以下的女孩身上的衣服就不是衣服，那是監獄帶電網的高牆，誰伸手誰坐牢，就要告訴孩子。我們的課文裏為什麼不能有這種東西？我的兒子還是男孩呢，他上小學第一天就告訴他，除了醫生和你爸你媽誰也不能往你衣服裏伸手，誰伸手你就要在第一時間裏告訴我。美國的幼稚園就是這樣的。你小時候上幼稚園第一天幼稚園老師就跟犯人宣讀一個東西似的，給他宣讀一個東西，任何人不能觸犯你的身體。你看美國聖誕老人了嗎？小孩要跟他合影手都是這樣，他就不敢摟他一下，摟他一下，家長就告他。
　　記者：你怎麼檢測自己的教學效果呢？孩子到底掌沒掌握，他接受沒接受，有考試嗎？
　　鄭淵潔：有考試，考試是我發明的逆向考試，就是他學完這一門課了以後他出題考我，就是說考試的目的是什麼，不就是讓學生記住學到的知識嗎，再復習一遍嗎，是這個目的，如果讓學生有權力給老師出題，學完以後，你說他高興嗎，興奮嗎，有意思嗎，全班同學圍在一起比如說。事實上在考之前，我把我編過這麼多教材不可能全記住，我要復習，復習緊張的是我，他很輕鬆，但是這個題不能出，跳出這個教材出題不行，那我不知道。
記者：同樣你還給孩子貼國旗，貼愛迪生的像，這樣一來不是給孩子增加壓力嗎？
　　鄭淵潔：是，還是要給他佈置成一個學校的環境，因為缺這個東西。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道德教育。給他編了一個《羅克為什麼不是狼心狗肺》，羅克是我的作品裏除了皮皮魯 

	


、魯西西和舒克、貝塔以外的第5號人物，是一匹狼，大灰狼。羅克為什麼不是狼心狗肺呢？是一匹狼，但很善良。就是一個長篇童話，我當時寫的時候就想再壞的人看了我這個書他也不壞了，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就是這樣要努力啊，要尊重別人，告訴他，要愛別人，不能因為別人有什麼缺陷就不尊重他。
　　隔 斷
　　解說：在鄭淵潔的自編教材中，他選用了大灰狼羅克，皮皮魯和魯西西、舒克和貝塔這些自己童話中的主角。他們一直陪伴著亞旗一起長大。同時在中國大陸，20世紀70年以後出生的許多孩子也是讀著鄭淵潔的童話成長。
　　(資料《舒克和貝塔》)
　　20多年來，鄭淵潔的童話書刊總印數已經超過七千萬冊。他已經成為中國當代最有影響力的童話作家。
　　記者：從你的理想來說，你小時候想當作家？
　　鄭淵潔：沒有，從來沒有過，我小時候的理想是當淘糞工人，當時石傳祥，一個勞動模範，他就是淘糞工人，我當時就想當淘糞工人。當時我們老師上小學二年級的時候出了一個命題作文，就是《我長大了幹什麼》，他讓我們全班同學，他導向我們，說當科學家，當藝術家，要有遠大理想。
　　記者：你故意跟老師抬杠？
　　鄭淵潔：不是，從小我媽告訴我，哪兒人多別去那兒，別跟別人一樣，大概就這麼教育我的，我媽這麼一個性格的人。
　　記者：怎麼會想到把自己的理想？
　　鄭淵潔：你們都寫科學家，我跟你們不一樣，我找到一個最極端的例子，我要當淘糞工人，但是這個老師很了不起。
　　記者：怎麼了不起？
　　鄭淵潔：正常她應該說你跟我作對，他給我推薦到，當時叫北京馬甸小學，我唯一讀的學校，在校刊上發表了，刊登在油印的校刊上。這個對我鼓勵很大，有一天上課，她說鄭淵潔你站起來，我很緊張，因為我老愛走神，我以為她又發現我走神了，我就站起來，她你上來領兩本《優秀作文選》，你的作文被推薦刊登了，這個當時對我自尊的滋養是終生的，因為當時當著我喜歡的女生的面，別的同學都要花兩毛錢買這本刊物。從那天開始我就產生一個錯覺，這個世界上寫文章就我寫的最好，誰也寫不過我，這個錯覺一直保持到今天。
　　解說：老師的肯定讓鄭淵潔開始迷戀於自己的想像力，文革初期，才上小學四年級的鄭淵潔隨父母前往河南接受勞動教育。沒有想到豐富的想像力卻讓他過早地結束了學校生活。
　　鄭淵潔：當時父親是軍人，當時叫國防科委，這些軍人到那兒以後自發組織了一個子弟學校，就由有專長的軍人，比如會教語文的，會教數學的就當老師，把不同年齡的孩子集中到一個班裏教，這樣一天老師又出了一篇作文，叫《早起的鳥有蟲子吃》。我就仗著小學二年級的那次成功，就把這個題目變更了，我說《早起的蟲子被鳥吃》，那個作文我還記得，大概意思是你先弄清你是什麼，你要是鳥，你就早起，就豐衣足食，如果你是蟲子，你一定要睡懶覺，要不你就有殺身之禍。
　　記者：這次結果怎麼樣？把題目改了以後？
　　鄭淵潔：這次老師認為我是跟他作對，他說鄭淵潔你為什麼這麼寫？我把我作文裏的道理告訴他，他說不行，他說老師讓你怎麼寫，題目是不能變更的，還有你這個是錯誤的想法，不可以這樣想。你這樣想就很危險，就是說你最終的道路是進監獄。
　　解說：由於無法適應這個臨時小學的教育方式，鄭淵潔離開了學校。即使在這個時候，父親也沒有埋怨他。
　　鄭淵潔：後來他說了一句話，沒關係，我在家教你，就是這樣，他教我很簡單，第一本書背《共產黨宣言》，他的出身在石家莊高級步兵學校哲學教育，這種出身，因為他小時候上過學，因為爺爺是富農，有點錢，供他上私塾，上過可能也是三四年，所以那時候部隊有文化的人少，很快發現他有文化，就讓他到軍校當教員去了，所以讓我背這些政治書籍，也有用，因為你看《共產黨宣言》第一句話就是童話手法寫的，一個幽靈，一個共產黨的幽靈在歐洲徘徊，其實很有童話色彩，裏面遇到不認識的字，讓我查字典，用毛筆寫在舊報紙上，然後貼在牆上，因為幹校的房子是很破的房子，牆是土的，牆上可以隨便貼東西，滿屋子貼的是生字，《共產黨宣言》裏的生字。
　　記者：以後就沒再進入學校？
　　鄭淵潔：沒有，以後一天都沒有。
　　解說：鄭淵潔的和那個時代的許多軍人子弟一樣，參過軍，也當過工人。而無論做什麼，他都在尋找機會釋放自己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在嘗試了多年不成功的詩歌創作之後，1979年，鄭淵潔發表第一部童話作品《黑黑在誠實島》,一個童話傳奇就此開始。
　　1985年創刊的《童話大王～鄭淵潔作品月刊》是專門刊登鄭淵潔童話的雜誌，至今暢銷不衰，最高月發行量曾達百萬冊。20多年來，鄭淵潔一直是受人追捧的明星。同時他的無拘無束的想像力也不斷遭到非議。
　　(資料：舒克和貝塔)
　　解說: 

　　2002年，有家長提出《童話大王》中有些章節 含有“少兒不宜’的涉及性問題的內容。 對此，一些媒體也提出了批評。有一段時間，鄭淵潔不得不做出妥協，《童話大王》暫時刊登他以前的作品。
　　記者：在你看來這個界限應該定在哪兒，什麼應該跟孩子說，什麼不應該跟孩子說，有沒有不應該跟孩子說的事。
　　鄭淵潔：當然有了，三級片不應該給孩子看，不應該給孩子說，但是凡是正常的生理知識都應該給孩子說。比如說我從小沒有受過性教育，我想讓他們通過我的作品知道一些，如果他們的父母不好意思說的話，我來告訴他們。我從小就是不知道，不知道以後同齡人以訛傳訛的這種，用黃段子這種資訊告訴，非常不準確，對人的一生的心理和生理都有影響。
　　記者：可能家長擔心的是寫這種東西，孩子看了以後會產生副作用，你覺得會嗎？
　　鄭淵潔：我反正他5歲的時候我就告訴他，人是怎麼來的，非常到位地告訴他。我覺得所有的孩子都應該由生他養他的人告訴他。
　　記者：用什麼樣的語言，什麼樣的方式，選擇什麼樣的時機？
　　鄭淵潔：5歲的時候，那天下雨，在家裏面，因為我特別怕在幼稚園的時候，或者是在學校的時候，別的同學先告訴他，先告訴了以後那是不準確的資訊，萬一是不準確的資訊以後，他就會再告訴他準確的，這種東西在他腦子裏打架是很難再改變的，你不如以很權威的身份，到位地告訴他，當別人在告訴他的時候，他腦子裏不會再有這種來回折騰的東西了。我告訴他了，那天下雨，他就問我，鄭淵潔為什麼先看見閃電，後聽見打雷，那天兒子問我這麼一個問題，我說這個不重要，我先告訴你一個重要的，他說什麼。然後就給他演示，告訴他是怎麼來的。說完了以後，你猜他說什麼。他說那你現在可以告訴我為什麼先看見閃電後看見打雷了吧，這樣我就成功了。
　　隔 斷
　　解說：從1996年開始，在鄭淵潔的教育下，鄭亞旗走上了一條和他的小學同學完全不同的成長道路。亞旗從遊戲開始接觸電腦，1994年， 11歲的時候他學會了上網，亞旗結識的網友許多是中國互聯網的開創性人物。十六歲的時候，他開始發表一些電腦硬體和遊戲方面的專業文章。
　　記者：你不擔心孩子沉湎于遊戲當中，不再從事室外活動，兩耳不聞窗外事。
　　鄭淵潔：沉湎于電腦的孩子都是在家裏享受不到親情的孩子，如果家長、父母能夠放下你的父母的架子，真正平等地，真正親情地和孩子相處，一塊兒玩遊戲，一塊兒談天說地的話，任何電腦遊戲也競爭不過家長。
　　記者：還有很多現在電腦遊戲當中的色情、暴力，你不擔心嗎？
　　鄭淵潔：那個不應該，那不是家長的事，也不是孩子的事，應該是管理部門的事，他們不應該讓這種東西生產出來，如果是國產的，不應該讓它出籠，如果是外國的，不應該讓它進來，他們幹什麼呢。
　　記者：但是你的孩子有可能接觸到這些。
　　鄭淵潔：我的孩子反正沒事，因為他從小我就沒有打罵過他，他對暴力的東西非常排斥，他認為這個東西是不可取的，如果孩子從小是爸爸媽媽把他打大的，他一看到暴力的東西馬上如魚得水，很喜歡啊，因為爸爸媽媽就是這樣打我的，然後我也這樣對待別人，我不能還手打我爸爸媽媽，我就還手打你們吧，打虛擬的，或者聯機玩的真人吧，再打不過了，把菜刀拿來給一刀。
解說：在網路狂熱的時代，鄭亞旗通過個人做網站設計和維護，實現了經濟上的獨立。而鄭淵潔已經完成的20部作品中至少有10部由亞旗提供構思，關於炒股、跆拳道、網路的內容全部來自亞旗的世界。
　　最近幾年亞旗一直希望為父親創辦一份童話畫報。2004年年初，鄭淵潔終於同意了，《皮皮魯畫冊》就此問世。鄭淵潔做撰稿人，兒子則當上了主編。
　　記者：你會不會把兒子這種行為當做你事業個人的一種轉機，或者一個新的起點。
　　鄭淵潔：可能碰巧，因為我是寫童話的，對我的這種無形中的幫助是挺大的，因為後來很多作品的原形，包括他跟我說學校的事，包括外邊跟小朋友玩的事，對我的靈感的啟發都挺大的。包括對他說18歲之後不給錢，他打聽到了以後，有身份證了就可以在股市開戶，16歲了就可以辦身份證了。他就跟我說他要去炒股，先跟我借一點錢，比如說著說著，他就說鄭淵潔你要寫炒股的事，特別有意思，我帶你去股市打聽看一看，真去了，覺得非常有意思，有寫了一本《金拇指》的長篇小說，這就是他給我的靈感，還有很多作品也是。
　　記者：有衝突嗎，你們倆？
　　鄭淵潔：有衝突，他說你這個東西寫得不行，我說怎麼不行啊，他說沒有畫面感，老是這麼面對面地聊倆小時，人家怎麼畫呀，你得上天入地，你得讓他坐汽車，你得讓他到醫院去，被車撞了，你得讓他出現員警，警察局，我說那不成了港臺電視劇了，他說你得讓它場面變化，然後畫連環畫還可以(表現)，這樣的情況也有。我有時候也堅持，還有斃(退稿)我稿子，這麼多年沒人斃我稿子，他說你這個寫得不行。
　　記者：你接受嗎？他斃你稿子的時候你接受嗎？畢竟你是老子，他是兒子。
　　鄭淵潔：是，他說這個我同意，沒有畫面感，畫面沒有變化，這個我同意
　　記者：在你眼裏，你的兒子現在是什麼？
　　鄭淵潔：現在是主編，他是老闆，我給他打工啊。因為這個畫報是他的。
　　記者：你會有實驗成功的喜悅嗎？
　　鄭淵潔：不是實驗，成731部隊了，這個是被逼的，沒辦法，逼上梁山了，如果學校他上得很開心的話，如果教育很正確的話，很尊重孩子的話，我當然樂得了，我費那勁幹什麼？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是現在覺得心裏頭一塊石頭落了地，他不會找我算賬了。我就怕他大了以後萬一找我算賬。
　　記者：你現在對兒子有什麼期望嗎？
　　鄭淵潔：就是自食其力吧，另外就是說儘早地能讓我抱上孫子吧。
　　記者：你會出版你的教材嗎？
　　鄭淵潔：原來不想出，原來是怕兒子，我把北大清華的人揣著北大、清華的文憑，然後再看了我的教材如虎添翼，我兒子就沒活路了。後來發現兒子還沒什麼問題吧，所以就開始拿出來了，這也是利慾薰心，雜誌社說很多家長要求登這個教材，因為登了這個教材以後雜誌社的發行量就上去了，就開始從2004年的7月份開始在《童話大王》上連載，連載完了再出書。
　　記者：實際上大家看著你兒子培養成這樣，很多人也很高興，覺得鄭淵潔確實成功了，但是另一方面也很矛盾，包括你的童話，包括將要出版的教材，包括你說我怎麼教你寫作文，你不還是培養孩子成為鄭淵潔的一個模式？
　　鄭淵潔：對，這個教材我拿出來發表一年了，我有顧慮，自從登了這個教材以後，現在形勢就變了，是家長強迫孩子看，經常有孩子給我來信和網上發電子郵件，我再不看你鄭淵潔的書，說我爸我媽給我買了童話大王以後，還要給我出題考我，什麼什麼罪，判多少多少年，因為用這個教孩子是家長最高興的事。
　　記者：反對教條的鄭淵潔變成教條了。
　　鄭淵潔：因為這個教材，說穿了以後，說是用童話手法編的，實際上它肯定還是一個教化的東西，它還是轉著彎地告訴孩子一個道理，一個知識。
　　記者：寓教於樂。
　　鄭淵潔：對，再怎麼著說它也不是真正的童話，尤其家長強迫，還要考的話，孩子就逆反了。
